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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中国大众对油画艺术家和油画的了解，
最为家喻户晓的莫过于大师梵高和他的油画
作品《向日葵》，人们不但为其传奇磨难的人
生经历和作品感染力所征服，而且也为其作
品数以亿计的商业价值所震惊。然而，谁又
能想到，梵高生前潦倒和落魄之时，作品虽极
为便宜却鲜有藏家光顾和问津呢？试想当初
若有人花极少的钱买下来，岂不给后辈留下
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西方国家，后辈出售父
母和祖辈的收藏，一幅画抵得上当初整个收
藏所花费用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即使在中
国，如果 5年前花 10万元左右买一幅张晓刚
和曾梵志的作品，现在你可能会获利数百万
元，获利 20倍左右！收益率甚至超过风云
变幻的股市。艺术品作为流通价值的载体，
意义同于数字化的股票，很多经济学家把艺
术品市场、股票和房地产称之为三大暴利产
业。而基于艺术品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
性，显得更极具有保值和增值的作用。当
然，艺术收藏不仅是一种投资和代表着荣
耀、成功、实力与地位，更是显示一个人文化
素养和生活品位的标志之一。目前，我国大
众对油画艺术的收藏还相当陌生，良性的收
藏环境和收藏群体也需我们不断地去营造和
引导，那么油画艺术品收藏距离我们到底还
有多远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有意义
的话题。

正如很多人了解到的，西方人仿佛与生
俱来就崇尚艺术。在西方，除了少数艺术家
的作品入住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更多收藏
多是来自各级政府、企业，以及银行和基金
会，可以说支持艺术家和收藏艺术品是它们
事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它们投下大量的
资金更多的都是购买现在活着的、正在勤奋
工作的艺术家的作品。除了这些机构，私人
藏家却又真正是艺术品最大和最为广泛的买
主。相比而言，中国有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人口基数，可以说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总数
上都能成为世界的头号大国，艺术工作者也
为数不少，但是热衷于艺术品的私人藏家
却少得可怜。尽管 21 世纪以来艺术品投
资市艺术场日渐红火，有些人已经开始意
识到艺投资是一种回报颇高的投资理财方
式，但在大多数人眼中，油画艺术品依旧近乎
奢侈品，油画艺术收藏似乎还是一件遥不可
及的事情，真正热衷艺术欣赏和收藏者仍是
为数不多。

并非每一个升值空间巨大的艺术家的作
品都是非常昂贵的，梵高作为家喻户晓的艺
术家，他的作品率先突破亿元大关，但是他生
前无疑是寂寞和落魄的，为生活所迫的他做
梦都想把画卖出去换取面包，如果当时有一
个喜好他艺术品的收藏者，花不了几个钱就
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他好多作品。当然，现

代信息社会又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
时代，艺术家也少不了必要的宣传，从这个
角度来看，画廊无疑是发现和推广艺术家的
一线市场，它不但影响着受众群体趣味，而
且也承担了宣传和支持青年艺术家创作上
的责任。对于我们不谙艺术品收藏或初涉
艺术品收藏的人群来说，通过画廊代理的艺
术家中来购置自己钟情的艺术品，无疑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画廊能以专业的眼光选
取富有前景的合作艺术家，并不断地去包装
和宣传他。当然，对于一个热衷艺术收藏并
试图在艺术品上大量投资的人，还需要了解
相关的美术欣赏知识、美术史知识和艺术市
场相关的常识等，从自身素质上提
高自己。西方业已成熟的绘画市场
体系告诉我们，画廊是艺术品的一
线市场，尽管画廊中间可能会赚取
一定的利益，但是画廊会对艺术家
进行持续的宣传和必要包装，这是
个人难以有精力去做到的，被推销
的艺术家在展览和传媒上频繁露
面，对视觉艺术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
响，其地位如同当代歌星和影星，所
以，有才华还要被广泛认识才行。一
定程度上来说，梵高这样的艺术家如
果没有日本藏家的鼎力宣传，估计仍
然会被时代埋没，最起码不会被全世界如此多
的人认识和承认，这也是目前众多艺术策划
机构不断诞生的原因之一。从大众化个人
收藏来说，就像我们普通人买房子，我们在
实现它住宿功效价值的同时，也是一种投
资，但是它带来的增值空间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用我们很少的钱去买行画，无疑就像我
们去买一顶帐篷，升值空间几乎没有，这也
是为什么西方普通大众都热衷根据各自审
美选购原创艺术品而非批量生产的行画和
临摹品。

在众多艺术品收藏与投资品中，当代油
画无疑是艺术市场的潜力股和大众理财的
投资热点。而对于油画来说，艺术品市场热
望年轻艺术资源，因为他们未来的前途更
具不可知性，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其未来的
艺术生命更充满无限可能，虽然他们比起
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略显青涩，但是他们
却少了很多思想方面的桎梏和既已形成的
条条框框 ，更富于革命性和创新性，同时，
也更能和时代的新发展同步成长。常规情
况下，那些艺术院校和画院的艺术家，那些
曾在国际国内参加过众多展览的油画家，
那些很有才气且守得住寂寞的“艺术疯
子”，通常多具学术性和市场方面的升值潜
力，如果能在早期去赏识和以较低价位收藏
他们的作品，则更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丰厚
回报。

画里画外 □刘军辉

新娘子

伊身体微恙，医生开了些中药，熬药的任
务就落到我身上，每日清晨或黄昏，慢慢熬
药：熬草药，竟也熬出了兴致。一碗一碗在药
罐里淋入清水，以筷头轻压，看枯干的生命瞬
间湿润鲜活起来。盖上砂锅，慢慢浸泡。几
十分钟后，拧开灶头，以武火煎熬，待水开后，
热气四逸，药香渐渐入鼻，我就拧小灶头，转
为文火慢煮。因为技术不佳，水位与火候掌
握不准，中途总要掀开盖子查看一次，但见种
种草药交糅出微苦的药气扑面而来，汤汁明
显加厚，有一味叫通草的中药迅速蜷曲着白
嫩的身躯，如蛇行水上，猛一见，蘧然一惊。

我曾经迷恋古代那些略带忧郁而又纤弱
的女子，遥想她们住在满屋子药气与茶香的阁
楼上，倚窗听雨，弹琴遣兴，看残叶飘零，落红满
地，听雨打芭蕉，匝地有声。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异态，且颇有男权主义的倾向。但那样的
女子却容易引起男人的爱怜，是以许多人都乐

意去玩味“侍儿扶起娇无
力”的场景。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
谈》一文中曾写道：“许多
人，都怀着一个大愿。愿
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
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
去看秋海棠。”这已不单纯
是封建传统的陋习在作
祟，几乎有些变态了。因
为中国文化中蕴涵了一股
微苦的药气，许多人心中

才会有这样的大愿吧。我一直认为，茶气、酒
气、药气，三者合一，有种共通的旋律，熏染了
中国文化。

我小时候调皮，闹得胳膊摔断过两次，每
回祖父都带我去一个姓谢的中医那儿接骨，
接好了还要带回一大包草药辅助治疗。我害
怕喝中药，太苦，但喜欢看祖母熬药，她用一
个黑色陶罐熬药，陶罐粗朴的身子上有一对
弯曲的耳朵，祖母说那是家传的，看起来倒确
实有些年月。

祖母说，熬药很有学问，温度不能高也不
能低，又不能让药气外泄，所以药罐不能盖盖
子，最好用包药的白纸蒙住，用线系紧，为观
察药汤沸腾，还要在上面放一枚铜钱。透过
药罐的底隙可以看到烧得通红的火炭，红得
鲜亮而美丽，映在祖母脸上，像夏日天空的晚
霞。药汤滚了，热气冲荡得纸面上的铜钱轻
轻起伏，祖母就把药罐端下来，冷一会儿，然
后再放到炭炉上，如此三次，方算熬成。等揭
开白纸，扑面一股微苦的药气，瞬间就弥漫了
整间小屋。祖母把熬好的药倒入瓷碗里，端
在手中直晃悠，黑糊糊深不可测。

这个时候我总要远远地躲起来，惹得家
人一番好找，祖母哄我，又是糖果，又是饼干
地引诱，而且还装模样喝一小口，说不苦不
苦，我哪儿信，气得爷爷大发脾气，我只好尝
了尝，浓浓的苦味似乎能从舌尖一直到脚板，
浑身都苦了，我干脆豪爽地一口气喝完。

这几年，常在饭桌上听见食客们劝酒说：“感
情深，一口吞。”我就联想到小时候喝药的事。

我是一个铁杆足球迷，自打世界杯开战
以来，我是每场必看。这几天，世界杯进行到
了激烈而又精彩的半决赛，但比赛时间却全
都推迟到了凌晨两点半，这可让我犯了难：坚
守在电视机前看通宵吧，怕身体吃不消，况且
第二天还要上班；睡到半夜再起来看吧，我是
出了名的“瞌睡虫”，又怕起不来。

没办法，我只有交给老婆一个艰巨的任
务，让她在比赛开始前五分钟叫我起床。老
婆不满地说：“干吗非得半夜起来看，看明天

的重播不是一样吗？”
“那怎么能一样呢？”我理直气壮地说，

“直播和重播就好比人的新婚和二婚一样，虽
说都是结婚，但差别大了去了。”

老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半夜，我正在酣梦中，忽然被老婆用力地

推醒了。我挣着蒙蒙眬眬的眼睛问：“大半夜
的，什么事啊？”

老婆冲我耳朵大声嚷道：“现在凌晨两点
半了，快起来看你的新娘子吧！”


